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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

主角：我(俊峰)、二哥(俊豪)、大哥(俊凱)





第一回：影子、烈酒與我



在城市最幽暗的褶皺裡，光線是種奢侈品。我們三個人坐在這間連招牌都沒有的酒吧角落，空氣中瀰漫著廉價菸草與硝石的味道。

我們就是這座城市的「清理工」。沒有壯烈的人設，只有精準的效率。

1. 沉默的精密機器

坐在我對面的是大哥––俊凱(代號為「狼王」)。他那雙骨節分明的手正輕巧地拆解、保養著一柄改裝過的狙擊步槍。他從不廢話，就像他射出的子彈一樣，從不偏移，也從不留餘地。對他而言，生命只不過是一串需要被歸零的座標。

「這次的目標在頂層，風速三級。」俊凱冷冷地開口，聲音像冰塊撞擊杯壁。

 2. 游走邊緣的優雅

坐在我右手邊的是二哥––俊豪(代號為「玫瑰」)。她穿著一身裁剪俐落的深紅西裝，指尖夾著一支細長的薄荷菸。俊豪負責滲透與撤退計畫。他的武器不是槍械，而是對人性的極度掌控與致命的微量毒素。他能在五分鐘內令整棟大樓的監控系統攤瘓，也能在談笑間讓目標在不知不覺中停止心跳。

「監控我處理好了，」玫瑰吐出一圈煙霧，嘴角掛著一絲危險的笑意，「剩下的是苦力活。」

 3. 最後的「保險」

最後是三弟––我(代號為「影子」)。

我是這支三人組的「中衛」，也是最後一道防線。大哥(俊凱)負責遠程壓制，二哥(俊豪)負責無聲暗殺，而我，負責處理意外。當計劃崩潰、槍聲響徹走廊時，我會握緊手中的雙刃，在近身交火的混亂中，為他們開闢出一條血路。

我的工作最不優雅，卻最為必要。我的手掌佈滿了老繭，那是無數次在窄巷中搏命留下的印記。



行動與落幕

當晚，霓虹燈在細雨中扭曲。

俊凱在對面商廈的頂層就位，十字準星鎖定了目標的額頭；俊豪化身成服務生，優雅地避開了所有紅外線感應；而我，蹲伏在大樓的通風管道入口，聽著耳機裡傳來的呼吸聲。

「倒數三，二，一。執行。」

一聲微不可察的悶響，目標倒下。警報聲隨即撕裂了夜空的寧靜。

我從暗處躍出，手中的短刀在月光下劃出一道冰冷的弧線。保鏢們甚至沒來得及拔槍，我就已經切斷了他們的攻勢。三分鐘後，我們在後巷的黑色轎車旁匯合。

「結束了。」我發動引擎，冷淡地說道。

車窗外，城市的喧囂依舊，沒人知道這座城市的齒輪剛剛被我們強行撥動了一格。我們是影子，是這座灰暗城市裡，最安靜也最致命的協奏曲。





第二回：邀請



當那輛黑色的加長型轎車在偏僻的碼頭攔住我們時，大哥俊凱的手已經搭在了大衣下的槍柄上，二哥俊豪的指縫間也夾住了那枚淬毒的髮簪。

車窗緩緩降下，露出一張蒼老卻威嚴的面孔。那是「黑龍會」的老大——龍爺。他沒有帶武裝部隊，身邊只有一個神色冷峻的司機，這份膽識讓我們壓下了即刻動手的本能。

「『狼王』、『玫瑰』、『大閘』。」龍爺的目光依次掃過大哥、二哥和我，聲音沙啞卻有力，「三位在灰城的『作品』，老夫欣賞很久了。」

 隱士的黃金囚籠

兩天後，我們坐在龍爺私人宅邸的露臺上。這裡與我們棲身的陰暗酒吧完全不同，桌上擺的是年份久遠的威士忌，遠處是整座城市繁華的燈火。

「加入組織，你們不再需要為了酬勞去接那些零散的髒活。」龍爺推過來一份合約，或者說，一份權力地圖，「情報、軍火、醫療，甚至是合法的身份。只要你們點頭，這座城市的一半，都將成為你們的後盾。」

二哥輕輕搖晃著酒杯，晶瑩的液體映射出他沉思的眼眸。他喜歡掌控感，而組織能給予他前所未有的信息網絡。俊凱則依舊沉默，但他看著那份清單上列出的先進狙擊配件，眼神中流露出一絲難得的狂熱。

我的直覺––輪到我了。

身為團隊中的「大閘」，我習慣從最壞的角度思考問題。在野外狩獵的狼是自由的，雖然飢一頓飽一頓，但靈魂屬於自己；而一旦戴上項圈，獵犬的生死便掌握在主人的一念之間。

「龍爺。」我開口了，聲音低沉，「我們習慣了在陰影裡走路，習慣了不聽命於任何人。進了組織，規矩會變多。」

龍爺笑了，那笑容像是一隻盤踞多年的老狐狸：「規矩是給普通人定的，對於人才，我一向給予最大程度的豁免。我需要的不是奴隸，而是三把能幫我切開敵人心臟的利刃。」

 簽署契約

我們三人的目光在空中交匯。大哥點了點頭，二哥微微挑眉，而我知道，在灰城這種地方，當一個龐然大物向你伸出橄欖枝時，拒絕往往意味著戰爭。

與其成為敵對目標，不如成為那個揮動屠刀的人。

我拿起桌上的金筆，在龍爺注視下簽下了名字。

「明智的選擇。」龍爺站起身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他的手心冰冷，像蛇的鱗片，「明天開始，會有人帶你們去新的基地。你們的第一個任務，是去清理掉那些不守規矩的『老朋友』。」

走出宅邸時，夜風比往常更冷。我們雖然穿上了昂貴的西裝，獲得了最強大的靠山，但我握緊腰間短刀的手卻沒有放鬆。


我知道，從這一刻起，我們不再是自由的影子，而是淪為了這座權力迷宮裡，最昂貴也最危險的棋子。





第三回：初次試煉



這是我加入「組織」後的第一個夜晚。這座城市並沒有因為我們換了身昂貴的西裝而變得溫暖，反而更像一隻準備擇人而食的巨獸。

二哥坐在副駕駛座，膝蓋上放著一台輕薄的筆記型電腦，螢幕的藍光映照在他那張帶點邪氣的臉上。他修長的手指在鍵盤上飛舞，那是他切割這座城市防火牆的手術刀。

「後門開了。」二哥低聲說，語氣平靜得像是在討論晚飯，「三樓走廊的監視器會進入十五秒的循環，紅外線感應器已停用。我們有三分鐘的時間。」

後座的大哥沒有說話，他只是在黑暗中最後檢查了一次消音器的螺紋。他那雙原本用來扣動遠程扳機的手，現在正握著一柄經過特殊消光的短筒衝鋒槍。

我深吸一口氣，推開車門，雨水瞬間打濕了我的領口。我的任務很單純：帶頭衝進去，確保目標沒有任何開口的機會。

走廊間的死神

我們像三道黑色的閃電，無聲地穿過側門。

三樓的走廊鋪著厚厚的地毯，皮鞋踩上去幾乎沒有聲音。目標——那個背叛龍爺、企圖捲款潛逃的前任帳房，此刻正躲在豪華套房裡尋求最後的庇護。

二哥在門鎖上一抹，微型破碼器閃過一道綠燈。門鎖發出極輕微的「喀噠」聲。

我第一個衝了進去。

保鏢甚至還沒來得及從沙發上站起來，我的短刀已經精準地劃過了他的喉嚨。沒有電影裡的慘叫，只有像漏風風箱般的嘶嘶聲。溫熱的血液濺在我的手背上，那種黏稠的感覺讓我體內的野性瞬間甦醒。

與此同時，大哥的衝鋒槍發出了低沉的悶響，像是有節奏的鼓點。走廊另一側試圖拔槍的兩人應聲而倒，彈殼掉在地毯上，連一點聲響都被吞噬了。

終結

房間最深處，那個發胖的男人正縮在辦公桌下發抖。他看著我們，眼神裡充滿了恐懼與絕望。

「求求你們……我可以給你們兩倍……不，五倍的錢！」他哭喊著。

俊豪走到桌邊，優雅地關掉了男人正準備啟動的警報裝置，嘴角帶著一抹嘲弄的笑。俊凱則安靜地退到門口，警戒著後方。

我走到男人面前。

那一刻，我意識到這不再是以前那種為了生存而進行的「清理」，這是一場宣告，宣告我們正式成為了龐大暴力機器的一部分。

我沒有猶豫，手腕一轉，匕首沒入了目標的心臟。

他抽搐了兩下，隨即安靜下來。房間裡只剩下我們三人的呼吸聲。

「撤。」我收回刀，在對方的昂貴襯衫上抹去血跡。

當我們再次回到黑色轎車時，俊豪已經恢復了平時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樣，俊凱則再次陷入了沉默的武裝狀態。我發動引擎，看著倒車鏡裡自己那雙冷徹心扉的眼睛。

殺戮正式開始了。這不是結束，而是我們在黑暗深淵裡，跌得更深的開端。





第四回：理智崩解



如果說大哥俊凱是一把沉默的長槍，那麼二哥俊豪原本就是一支優雅的毒針。但在加入組織後的第三個星期，俊豪——我們一直以來最冷靜的二哥，卻無故變得瘋狂。

沒有任何預兆，也沒有任何傷病。

混亂的序幕

那是一次例行的盤查任務，目標只是幾個在組織地盤偷貨的小毛賊。按照以往，俊豪會優雅地坐在車內，用筆電操控現場的所有電子設備，讓我們像收割莊稼一樣輕鬆解決戰鬥。


但那天，他推開了車門。


他手中握著一把不屬於他的和他不擅長的重型右輪，臉上的神情不再是那種玩世不恭的笑容，而是一種極度亢奮、近乎痙攣的狂喜。他衝進了窄巷，在我們反應過來之前，扣動了扳機。

火光在狹小的空間內瘋狂閃爍。他沒有瞄準要害，而是像是在創作一幅血腥的壁畫，將子彈傾瀉在目標的四肢上。他一邊開火，一邊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低笑聲，那聲音聽起來像是喉嚨裡塞滿了碎玻璃。

「二哥！停下！」我衝過去想奪下他的槍。

二哥轉過頭，那雙原本冷靜的眼睛此刻佈滿了血絲，瞳孔放得極大，裡面燃燒著一種陌生的、純粹的毀滅慾。他看著我，卻又像是在看著某種不存在的怪物。

失控的代價

回到基地後，俊豪的狀況並沒有好轉。他開始毀壞自己的電腦——那些他曾視為生命的精密儀器，現在在他眼中似乎成了監視他的惡魔。他用指甲在牆上刻下凌亂的符號，指尖鮮血淋漓也毫不在意。

大哥站在門口，手緊緊握著槍套，那是他第一次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。

「他聽不見我們的聲音。」俊凱低聲說，聲音裡透著一絲寒意。

確實，二哥現在的世界裡只有他自己。他會突然對著空氣咆哮，或是對著空無一人的角落竊竊私語，內容全是一些支離破碎的詛咒與大笑。當組織的醫療官試圖靠近時，他竟然用牙齒生生撕下了對方手臂的一塊肉，眼神中閃爍著瘋犬般的光芒。

崩潰邊緣

龍爺對此保持了沉默，那種冰冷的目光讓我們意識到，在組織眼中，一把壞掉的利刃是沒有保留價值的。

我看著蜷縮在角落、不斷抓撓地板的二哥。他曾經是我們三人組的大腦，是那個在最危險時刻還能談笑風生的二哥。而現在，他只剩下純粹的瘋狂，像是一台齒輪全部崩碎、只能快速空轉的機器。

「我們得帶他走。」我看向大哥，手心全是冷汗。

但在這浩大的組織森林裡，帶著一個徹底瘋掉的同伴，無異於在深夜的荒原中點燃火把。俊豪再次發出了那種尖銳的笑聲，他猛地抬起頭，對著我們露出了一個扭曲至極的笑容。

他(二哥)徹底瘋了，而我們的地獄才剛剛升溫。





第五回：殘響



組織的基地座落在灰城北郊的一座廢棄化工廠地下。這裡空氣中總帶著一股揮之不去的苦杏仁味，那是化學藥劑與死亡交織出的氣息。自從我們加入組織後，原本那種在街頭流浪的野性被一種病態的規律所取代。

大哥變得比以前更加沉默，他幾乎二十四小時都待在射擊練習場，子彈出膛的轟鳴聲是他唯一的語言。而我，作為這支三人組的「保險」，每天都在龍爺那張密密麻麻的處決清單中掙扎。

然而，最大的變數出現在二哥身上。

二哥俊豪，那個曾經能在三分鐘內駭入銀行系統、在談笑間用一根髮絲解決目標的男人，現在變成了我們最大的夢魘。他的瘋狂並非漸進式的，而是像一道黑暗的惡耗，瞬間擊碎了他理智的脊樑。

「你看見了嗎？」二哥蹲在基地的通風口下方，指著空無一物的黑暗，聲音尖銳得像是金屬摩擦。他的手指不斷抓撓著水泥牆，指甲蓋已經掀開，留下十條暗紅色的血痕。

「二哥，那裡什麼都沒有。」我試圖靠近，手心卻不自覺地滲出冷汗。

「不……它們在爬。龍爺在它們身上裝了眼睛，所有牆壁都在看我。」二哥猛地轉頭，那雙佈滿血絲的眼睛死死盯著我。他的臉頰消瘦得凹陷下去，原本整潔的深色襯衫此刻沾滿了不明的污漬與乾涸的血跡。

他不再使用筆電，而是開始用牙齒撕咬電纜，說那樣才能「聽見」城市的恐懼。

龍爺終於給了我們新的任務。這是一次對敵對幫派「紅蓮社」的最後清剿。


「帶上俊豪。」龍爺坐在高位上，陰影遮住了他的雙眼，唯有香煙的火星在黑暗中一閃一滅，「如果他壞了，就由你們親手修好他，或者……報廢他。」

這是一道死命令。

任務當晚，大雨滂沱。紅蓮社的據點是一座位於舊城區的廢棄劇院。俊凱在高處的鐘樓就位，冷冷的槍口指向劇院唯一的出口。我帶著俊豪從側門滲入。

原本應該由二哥負責的電子干擾，現在只能由我笨拙地操作。而二哥，他穿著一件寬大的雨衣，懷裡抱著一堆從基地偷出來的雷管，嘴裡哼著一首不成調的童謠。

「二哥，跟緊我。」我低聲叮囑。

二哥沒有回答。進入劇院大廳的那一刻，他突然爆發出一陣狂笑。那笑聲在空曠的劇院裡迴盪，驚動了所有的守衛。

「派對開始了！大家都在看戲，對吧？」二哥猛地衝向大廳中央，完全不顧迎面而來的子彈。

他展現出一種令人戰慄的戰鬥本能。他不再隱蔽，而是像一頭受傷的野獸，直接撞進敵陣。他手中的短刀不再精準，而是瘋狂地揮砍，每一刀都帶著撕裂一切的恨意。

「大哥！壓制啊！壓制啊！」我對著無線電狂吼。

鐘樓傳來沉悶的槍響，一名試圖從背後偷襲二哥的敵方狙擊手頭部炸裂。但二哥完全不在乎救援，他抓起一名受傷的守衛，竟生生咬斷了對方的頸動脈，鮮血噴了他滿臉，他卻在血泊中跳起了滑稽的舞步。

「瘋了……他徹底瘋了。」耳機裡傳來大哥絕望的聲音，那是他第一次在任務中動搖。

任務完成了，「紅蓮社」被血洗，但我們並沒有勝利的喜悅。

回程的車上，二哥被我和大哥合力用鐵鍊鎖在後座。他不斷撞擊著車窗，發出野獸般的嘶吼，隨後又突然安靜下來，對著車頂流口水，眼神空洞得像兩口枯井。

「我們不能把他交給龍爺。」大哥握著方向盤的手指節泛白，「組織會把他送進實驗室，在那裡，死都是一種奢望。」


我轉頭看著二哥。他曾經教我如何分辨不同槍械的後座力，曾在慶功宴上開玩笑說要帶我們去開一家合法的偵探社。現在的他，只是這座殘酷城市餵養出來的一件瑕疵品。


「龍爺也已經知道他失控了。」我閉上眼睛，感受著疲憊如潮水般湧來，「在組織眼裡，沒有價值的影子，就必須被抹除。」

我們回到了基地。龍爺的親衛隊已經在門口等候。

「二爺病得不輕，龍爺請他去『後院』休息。」領頭的教官冷笑著，那是組織專門處決叛徒和廢物的地方。

大哥的手按在了衝鋒槍上，氣氛瞬間緊繃到了極點。只要一聲令下，我們就會對自己的「家」開火。

但就在這時，二哥突然動了。

他那雙渾濁不清的眼睛瞬間恢復了明亮——或者說，一種比瘋狂更可怕的冷靜。他輕易地掙脫了那條我以為鎖得很牢的鐵鍊。原來他一直都在偽裝，或者說，他的瘋狂中存在著某種我們無法理解的邏輯。

「三弟，俊凱。」二哥輕聲喚著我們的名字，那聲音聽起來竟與從前無異，「這齣戲太難看了，我決定換個結局。」

二哥從雨衣下掏出了那堆雷管。他並沒有安裝在劇院，而是帶回了這裡。

「跑。」他說。

那是命令，也是遺言。

二哥轉身衝向了龍爺辦公室的方向，身速快得像一道殘影。親衛隊瘋狂開火，但他像是不知疼痛的幽靈，在彈雨中穿梭。

「走！」我拉住還想衝進去的大哥。

我們衝出化工廠的那一刻，背後傳來了足以震碎耳膜的轟鳴。整座地底基地在連鎖爆炸中塌陷，火光沖天而起，將夜空映照成一種詭異的橘紅色。

俊豪，那個曾經最優雅的二哥，用最狂暴的方式，為我們這段扭曲的組織生涯畫上了句點。

灰城的雨依舊下著，沖刷著地上的血跡與灰燼。

我和大哥坐在一輛破舊的二手車裡，向著城市的邊緣駛去。我們再次回到了原點——沒有靠山，沒有身份，只有彼此。

「他最後是清醒的嗎？」俊凱看著窗外倒退的風景，低聲問道。

我握著方向盤，想起了二哥最後那個眼神。那裡面沒有瘋狂，只有一種解脫後的倦意。

「也許對他來說，這座城市才是真正的瘋人院。」我說。

我們三個人，一個成了死在火光裡的瘋子，兩個成了在荒野中遊蕩的孤魂。這就是殺手的宿命，沒有標題，沒有英雄，只有在黑暗中不斷旋轉、下墜，直到最後一抹餘溫也被寒冷的夜風帶走。


我踩下油門，消失在黎明前的最後一道陰影裡。

我們依然是「殺手三人組」。只是現在，其中一人，永遠留在了那場瘋狂的火光之中。


